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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元昆

日前，我参观聊城地委专署旧址纪
念馆时，被一张老照片吸引。照片中，
一个女孩正聚精会神地检测一个小零
件。下边的文字说明是：20 世纪 70 年
代初，聊城东关小学学生在校办工厂调
试弹簧。由此，我想起当年的学工往
事。

1970年，我在聊城三中上初中。那
时候，在“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
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教育方针
指导下，学工成了上学的一项重要内

容。在我们的课程里，有一门课叫《工
业基础知识》，学校开办了校办工厂，还
组织学生分期分批到校外工厂参加学
工活动。

这一年的秋天，我们班同学来到聊
城活塞环厂，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学工活
动。活塞环厂位于当时的工农兵路（后
改称花园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
厂在全国很有名气。

我们学工的学生，住在厂门内路北
的宿舍里，睡的都是上下铺。我们编好
小组，被分配到各个车间。我所在的小
组被分配到工具车间，我担任小组长。

我们在师傅的指导下，学会了在老虎钳
上锉六角螺丝帽等钳工技术。我们也
跟着上夜班，上一个夜班发一毛五分钱
的夜班费。

在学工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师傅，
他脸庞黑黑，说话风趣幽默，名字叫张
朋。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正在车间
里上夜班，张朋师傅带着徒弟来了。他
一串一串地说着俏皮话，逗得同学们哈
哈大笑。我们同学中有个女生叫胡凤
香，她曾经在济南一所小学的宣传队待
过。张朋师傅让她表演节目，于是，胡
凤香在车间里唱歌跳舞，表演了一个又
一个节目，受到师傅们的热烈欢迎。

临走的时候，我们恋恋不舍，我还
用大红纸给车间写了感谢信。回到学
校后，班里进行了学工总结，我们小组
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1972年，我在聊城三中上高中，这
时已经有了物理和化学课。这一年天
气还很热的时候，我们又来到活塞环
厂学工。这一次，我们住在东边的大
厂房里，睡的还是上下铺，我和李建
成同学睡在上铺。我们宿舍隔壁是
一个更大的厂房，据说是翻砂自动化
生产线，因为用电量太大，迟迟没有投
入生产。

这一次，我上机床学习操作了。开
始时，我在精密磨床上工作，见识了什
么叫现代化设备。后来，我又被安排到
除油工序工作。那里有一个烧得很旺
的大壁炉，一条轨道穿行在火炉之中。
我坐在炉子的西侧，不停地往轨道的卡
槽里放置活塞环半成品。在电机的带

动下，活塞环半成品排着队穿过火炉，
落在炉子东边的池子里。

根据工作要求，炉子里的温度要控
制在一定范围内。有一次，我拿着钩子
排除炉内故障时，不小心把炉膛上方的
温度传感器碰坏了。师傅费了好大劲，
才把温度传感器修好。为此，我感到很
内疚。

这次学工期间，我很想再见一见张
朋师傅，可惜一直没见到。直到我参加
工作以后，才又碰到他。见面后，我俩
谈得特别投机。后来，我还到他家里看
望过他。再后来，听说他因病去世了，
我非常难过。

关于聊城活塞环厂，我曾经查阅过
资料。该厂历史悠久，是国内最早、最
大的活塞环专业生产厂家之一。1949
年7月，厂名为裕民铁工厂；之后，曾改
名为专署实业公司机械厂、聊城农具机
械厂、聊城专业配件生产厂；1962年11
月，改名为聊城活塞环厂；1993年1月，
改名为山东活塞环总厂；2001 年 7 月，
改制为山东山环活塞环有限公司。该
厂为大型二类企业，主要生产机车、船
舶、汽车、拖拉机、摩托车内燃机上的活
塞环产品。其产品曾被评为省优、部优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东南亚、西
亚等地区。

如今，在活塞环厂老厂区耸立起一
栋栋漂亮的高楼大厦。我漫步在楼下
的林荫道上，不禁又想起学工时的日日
夜夜，仿佛又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
代。
（图片由聊城地委专署旧址纪念馆提供）

活塞环厂学工记

□ 范兆金

我家中有一辆产自青岛的金鹿牌
自行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二八大
杠”。父亲说，这辆自行车比我的年龄

还大，是20世纪60年代末我的姨奶奶
从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扎兰屯邮寄来
的。父亲的亲姨，也就是我姨奶奶一
家在扎兰屯，通过勤劳的双手积累了
一定的财富，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大
户。父亲给姨母写信，告知家里缺少
一辆自行车，但是家贫买不起。父亲
的姨父忍痛割爱，把自己骑了仅两年
的金鹿牌自行车邮寄了过来。因为当
时物流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自行车
只能邮寄到济南。父亲坐车赶到济
南，办完取车手续，一路颠簸，骑行
100 余公里，回到茌平洪官屯范辛村
家里。

这辆八成新的“大金鹿”自行车，
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村
里只有两三辆自行车，如果谁家拥有
一辆自行车，比现在买一辆轿车还让
人感到骄傲。这辆自行车的车标上是
一只努力向前奔跑的金鹿，给人以奋
发向上的力量。车架呈灰黑色，后座
宽大结实，驮近百公斤的重物也能稳
稳当当。父亲骑着这辆自行车，赶集
上店走南闯北，使我家的生活逐渐有
了起色。

“二八大杠”，对于孩童来说，就是
一个庞然大物，要想征服它，就要先学
会“溜”。“二八大杠”俗称“大轮”，没有

“倒档”，只能往前蹬，不能往后空蹬，
所以学骑车的难度大一些。之后村里
其他人家买的自行车虽说还是“二八
大杠”，但是小轮车，能往后空蹬，学骑

车相对简单一些。哥哥姐姐克服困
难，先学会“溜车”，也就是右脚站在车
蹬子上，左脚不停地踩地发力，让车子
往前滑行，然后左脚悬空、站直，双手
扶把让车子滑行一段距离。熟练掌握
动 作 要 领 后 ，可 以 左 右 脚 交 替 着

“溜”。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学会了“溜
车”。真正坐到车座子上骑车时，就需
要父亲在车后扶着，待时机成熟时撒
手。一看情况不妙，车子东倒西歪，父
亲赶紧出手扶车。稍有不慎，就会人
仰车翻，摔七八回是常事，直摔得鼻青
脸肿。不过，能学会骑自行车，摔几次
也非常值得。

上班成家后，我买了一辆枣红色
的前面没有横梁的金鹿牌二六自行
车，骑起来轻便自如。这辆自行车，比
起父亲的那辆“大金鹿”，在材质上略
逊一筹，后座驮四五十斤重的孩子，还
勉强撑得住，若是驮一个成年人，就感
觉后座颤颤巍巍，随时有散架的感觉。

父亲的“大金鹿”，历经岁月的洗
礼，两侧脚蹬子都已没了踪影，只剩下
脚蹬子轴，被磨得锃光瓦亮，且一头已
被磨尖。尽管这样，父亲依然骑着它
在田间地头行驶了很多年。

如今，父亲已是耄耋之年，行动
迟缓，再也不能骑着他的“大金鹿”穿
梭于村前街后。“大金鹿”被搁置一
旁，鲜有人问起，默默地观看着岁月
的变迁。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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